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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崛起，为在全球倾力构建与此相匹配的软实力，中国掷重金在境外上

百所大学开办孔子学院，并力图将中国传媒国际化。本意是通过培养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尊重来提

升中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形象。但是，跟民主国家的类似做法不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

日复一日对人民基本自由的打压，以及作为打压主力的刑事司法制度之不公，屡见报端，一再削

弱了孔子学院这类项目欲达成的效果。 

最能清楚反映这种不公的，莫过于被指控人因诸多限制难以获得有效辩护的情形，而获得有效辩

护的权利正逐渐成为每个国家文明的试金石。单看中国逐渐完善的立法，不易察觉这种种限制。

中国二○○七年修订的律师法去除了辩护律师在一九九六年刑事诉讼法（刑诉法）下面临的一些障

碍，但是警察却声称律师法无法约束警察来规避这些变革。二○○七年律师法的许多修订内容在今

年都被纳入新刑诉法，所以，明年一月一日起，在修改的刑诉法生效之后，警察就不能继续依赖

这个牵强但常用的借口了。 

遗憾的是，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立法进步听起来大有希望，然而共产党主导的法律机构却使人

大失所望。如果说近期发生的事件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即便刑诉法修改了，情况也不太可能有所

改善。尽管中国的法律体系缺乏透明度，但是最近多个案件仍然暴露出不管是备受瞩目的案子还

是许多未能遭到曝光的案子，当局仍然继续拒绝善意地落实被指控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 

薄熙来丑闻事件就两度体现了对这一权利的剥夺。当薄于三月份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受到党内纪

律检查委员会而非司法部门调查，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之时，中国领导人严正声明将会严格按照法

律处理薄案，他们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一声明使他们显得多么荒谬。虽然有传言称几周前薄曾要求

会见律师，但是在党组织决定是否将他移送司法机关以接受正式的刑事法律制裁之前，他将会继

续受到党的隔离监禁。 

然而，即便是刑事审判也无法保证薄熙来能够有机会自主选择律师并获得其辩护。他的妻子谷开

来曾写过一本关于美国法律制度的书，并在书中大加称赞中国死刑案件起诉的优越性。谷在几个

月前因涉嫌谋杀被拘留，但至今仍没有会见任何律师。虽然报导称谷的家人已经聘请知名律师沈

志耕，但是这一委托还没有得到警察的批准，而且当局也有可能会指派政治上更加可靠的人选。 

在中国，这是执法人员在敏感案件中常用的把戏。被非法拘禁在家的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出逃到

美国大使馆，举世瞩目。当局谎称他的侄子陈克贵意图谋杀而正在进行的调查就是另一个例子。

两个多月以来，山东省沂南县的警察一直拒绝承认陈家聘请的独立的外地律师有权接触孤立无助

的嫌疑人，谎称陈克贵更愿意接受县政府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的当地律师，而该法律援助中心跟其

它法律机构一样，是由当地党委政法委控制的。 

http://gb.chinatimes.com/gate/gb/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2070500475.html


陈光诚自己对这种把戏了如指掌，因为他也是受害者，他在二○○六年那场滑稽的审判中被法庭以

所谓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和故意毁坏财产罪判处入狱四年三个月。当时山东当局使尽浑身解数

阻止他聘请的律师到庭，并且试图通过为他指定表面上作为辩护人的两个律师来掩盖这种政府违

法行为，而那两个律师跟现在当局以必要的法律援助为名强加到他侄子头上的律师竟还来自同一

家律师事务所！ 

这既不是什么新伎俩，也不限于被公开报导的案子，而是常见于被中国政府以各种原因认定为敏

感事件的案件中。我自己就曾经在协助个案时遇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在内蒙古党委政法委书记和

公安领导之间悄无声息但尖锐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我的当事人不够明智，支持了最终失败的一方。

该当事人被拘禁后，我向他的家人提供法律咨询。他之前从呼和浩特请来的女律师由于反复指出

警察非法超期羁押其当事人而得罪了警察，最后导致该律师自己被拘禁，且直到答应停止为该案

工作后才被释放。该律师受到如此恐吓，以致于她不仅停止代理那个案子，还放弃了律师执业。

两个来自北京的资深刑辩律师在我的劝说下接手该案，其中一人曾任检察官，但是都在警察的胁

迫下放弃了代理。 

诚然，当局打压律师以及他们潜在当事人的方式通常较不易察觉。地方司法局隶属中央的司法部，

但是在具体个案中更愿意听从地方掌权者的指示；就算司法局不直接禁止律师代理某些案件，还

是可能为律师接受委托设置重重障碍。比方说，如果一个律师有胆量接受一件颇有争议的案子，

司法局可以要求该律师首先取得其所在律所全部合伙人的正式批准，还可以规定进行辩护的条件。

另外，正如有可能代理谷开来案的那位律师最近所证实的，司法局经常禁止律师跟媒体交流，由

此排除又一个防止执法权滥用的制约机制。另外，各种非正式的施压措施，包括建议「休假」在

内，也常常将律师挡在案件之外，这情形就发生在受到监视居住的著名艺术家和社会改革家艾未

未的案件中。 

不愿意唯命是从的辩护人，比如那些过于积极辩护的律师，可能会失去执业资格，自身也承受著

被起诉的危险，即使最终指控被撤回。地方官员要是像现在还没有辩护律师的薄熙来当年主政重

庆时一样喜欢秋后算账，他们可以保证桀骜不驯的律师获罪、面临长期牢狱之灾，如恶名昭彰的

律师李庄案所揭示的一样。 

这类案子数不胜数，对中国自称已经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疑是一记嘲讽。除非

获得有效律师辩护的权利在实践中作为刑事正义的基石得到保障认可，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必

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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